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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迪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大四学生张歆悦，已
在成都的家中上了9个月网课。每周，除了10个
小时左右的录播课，还要熬夜参加三个半小时
的直播课。
　　“原来课堂参与的作业，变成了看一节录播
课，写一篇感想。写得多了，说得少了。”她说。
　　张歆悦学的是新媒体专业。她的选修课老
师相对宽容，可以选择通过Zoom回看网课，根
据视频内容完成作业。
　　但是，其他专业的一些中国同学就没那么
幸运了。“有的同学是商科，要参与线上讨论，不
参与就完成不了这门课程。有些同学从凌晨一
直上到早上八九点。”
　　张歆悦正在申请英国和中国香港的学校。
在疫情发生以前，她已经在美国和英国间选择
了后者作为留学目的地，但疫情后的经历让她
更加坚定离开美国。
　　中国是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地之一，但新
冠肺炎疫情以及其带来的旅行限制、签证限制
和面授课程暂停，动摇了中国学生的出国意愿，
不少学生因此改变了留学目的地、延期入学甚
至取消了留学计划。
　　北京留学服务行业协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约73%的机构表示2020年的留学咨询人数
减少。

美国关注度降低

　　早在2020年3月，春季假期回校以后，张歆
悦就曾跟美国同学说起她的担忧，“疫情在美国
可能掀起比较大的波浪。”
　　美国人的反应加深了她的焦虑。“同学们说
疫情跟流感一样，不认为戴口罩有什么用。”很
多美国学生仍然举办 10 人以上的聚会。
　　“美国的疫情防控让我失去了对美国的信
心。”张歆悦最终在去年 4 月底辗转回国，过程
艰辛。

　　房子已经退租，但航班一次次取消，她被迫
借宿在朋友家里长达一个月。“当时我快要抑郁
了，”张歆悦说，“既担心疫情，又担心成绩，心情
起伏特别大。只要看到任何与机票有关的信息，
就控制不住地难过。”
　　疫情发生以来，美国出台的对国际学生的不
友好政策，也影响了张歆悦对这个国家的看法。
　　 2020 年 7 月 6 日，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
局出台了一项新政策，特定签证类别的国际学
生如果只上网课就必须转学或者离境，否则面
临被遣返。
　　尽管在高涨的反对声中，这些政策不久就
被撤销或被判无效，但已经在国际学生中造成
了恐慌和混乱。
　　“美国曾是最为火爆的留学选择地，但今年
它变为了中国留学生的后备之选。因为疫情影

响，英国、新加坡、日本成了留学家庭近期重
点关注的国家。”国际教育机构和出国服务平
台、美中国际教育集团创始人王寅说。
　　美国在中国留学服务市场上的“遇冷”，折
射了疫情对有计划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冲击。
　　“低龄留学、本科留学、研究生留学生几
个年龄层级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低龄留学与
研究生留学这两个群体。”王寅说，他们调查
发现近8成以上原计划去海外读高中的家庭
推迟了留学时间，转而选择国内提供国际化
教育的学校读中学；近4成研究生申请者推
迟或取消了海外留学的计划，进而选择国内
保研或工作。
　　另一家大型出国留学服务机构、金吉列
留学总裁郑应文说，尽管从去年9月底开始
留学业务逐步回暖，但他预计2020年全行业

的留学申请受理人数比去年下降50%。

安全、健康成为首要考量因素

　　安全、健康曾经是留学国家理所应当具
备的条件，如今却成了首要考量因素。
　　根据2020年英国文化协会对上万名中
国学生开展的一个调查问卷，“人身安全”和

“身心健康”成了留学申请者最担心的事情。
他们对这两项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留学花费、
申请难度和距离因素。
　　“我意识到美国对我的人身安全可能带
来风险。”正在申请到美国和加拿大读本科的
高三学生程伽屹说，风险指的是疫情失控以
及示威游行造成的社会动荡。
　　疫情带来大的不确定性，似乎让学生更
愿意选择离家近的地方。香港岭南大学一项
调查显示，“后疫情时代”最受欢迎的5个留
学目的地中有 3 个都位于东亚，包括日本、
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这项调查的作者预计，
在后疫情时代，学生选择就近留学可能成为
一种全球性的新趋势。
　　若果真如此，对于中国境内的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将是一大利好。
　　“关注我们学校的人更多了。”上海纽
约大学创校校长、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
立中说，2020年美国纽约大学曾给就读的
中国学生三个选项，包括在上海纽约大学
就近入学、上网课或者休学，最后约一半的
学生选择了就近入学。上海纽约大学本校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加起来只有1700人，而
去年一下子接收了3000名从美国转来的
中国学生。

难以改变的选择

　　对18岁的成都女孩程伽屹而言，尽管疫
情带来的不确定性让她有所顾虑，但留学这
条路必须走到底，没有回头的可能。

　　刚入高三，她就和学校签署了一个放弃
参加高考的协议。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把过去
的三年时间都花在了赴美留学的准备上。从
托福考试、SAT 考试、去国外上暑期课程、到
外地参加英语辩论比赛，她一样也没落下。
　　程伽屹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申请美
国高校要准备申请文书，回答高校关心的问
题，比如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自己为社区做了
什么贡献。为了丰富履历，从 2017 年底开始
至今，她一直在四川广播电台实习。同年，她
还前往多地参加学生英语辩论赛。
　　她也看重国外大学提供的自主选择空
间。“最初吸引我的，就是美国学校最晚大三
才确定专业，而国内需要一进去就选专业，听
说之后换专业很难。”程伽屹希望留出三年探
索自我的时间。
　　“对我来说，留学的决定已经定了，已经
付出了太多时间和金钱。”程伽屹说。
　　正在等待英国和香港学校录取通知书的
张歆悦考虑过回国，但最后放弃了。
　　“回国要参加秋招，还要准备申请学校，
两头搞不定。”她还说，考研一般从大二甚至
大一就要开始准备，留学生报考国内研究生
没有明显优势。
　　张歆悦想在时尚行业找一份工作，她能
想到的相关城市都在国外，比如纽约、洛杉
矶、伦敦、巴黎。
　　“有一部分孩子不适合国内目前培养模式
和选拔模式，他们不擅长考试。与其进个一般
的国内学校，还不如去国外，有的孩子到了国
外变得非常优秀。出国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
今后还是会有相当数量的学生继续选择出
国。”俞立中说。
　　“疫情的记忆慢慢会被现实的生活所取
代。对学习、就业、能不能生活得好的焦虑，远
远大于疫情的触动。”郑应文说。
　　“2021 年应该会出现留学行业的‘堰塞
湖’。”他如是形容对 2021 年行业快速回暖
的乐观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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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有微博博主曝光了一起疑似“大头娃
娃”的事件，一家长爆料称，自己从市面上购买
了一款疑似激素超标的抑菌霜，5个月大的孩
子在使用后出现“发育迟缓、多毛、脸肿大”的
症状。
　　一石激起千层浪。抑菌霜是否添加激素、
涉事企业资质如何、到底还有多少无保障的幼
儿产品在市面流通……时隔多日，围绕涉事企
业、测评机构、当事人以及监管部门的争论仍不
绝于耳。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近日前往涉事企业调查
发现，虽然最终结论还未公布，但该事件折射的
部分“消”字号母婴产品“生存之道”，值得社会
反思。

实际出货数或不止1200瓶

　　“是否含有激素”成为当前各方争执的焦
点。此前，爆料者“老爸评测”曾分别从网店和
实体店购买了涉事产品和另一款婴儿面霜，均
为“（闽）卫消证字”，送往检测机构检测，结果显
示均含有30多（mg/kg)的激素（氯倍他索丙酸
脂）。
　　“‘消’字号产品，简单说是用来消毒卫生的
用品，是不允许加入激素类药物成分，氯倍他索
丙酸脂是非常强效的糖皮质激素，带来的副作
用也相当大，长期超量使用会影响孩子的生长
发育。”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儿科副主
任艾斯说。
　　针对激素超标的质疑，记者第一时间探访
涉事企业“福建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这家约800平方的企业租用当地一工业园
的三层，地点较为隐蔽，室内包括生产、净化、包
装等车间。
　　“在没用这款产品之前，当事人已经用了好
几款其他产品，说不准是不是其他产品的问题。
至于激素成分超标，要看是否是权威机构检测
的结果。”现场，企业大股东胡永林解释，他还拿
出一张由某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出具的样品检验
报告作为佐证，上面“氯倍他索丙酸脂”一栏显
示未检出。
　　记者看到，该报告上声明处写着“本单位接
受的委托送检样品，其代表性、真实性和准确性
由委托方负责”，而该样品委托机构正是该
公司。
　　漳州市卫生监督所所长汤锦升介绍，涉事
企业于2017年4月注册成立，6月取得福建省卫
健委审批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号，
是一家生产、销售卫生用品的企业。企业生产

车间为30万级净化标准车间，符合消毒产品生
产企业卫生规范。
　　据了解，当地卫健部门已对现场查见的留
样样品、产品包装材料等进行取样留置，目前正
联系厦门海关综合检验中心开展涉事产品激素
含量检测工作，对于流入市面的产品，正持续跟
踪下架召回进度，待寄回后同步进行检测，相关
信息将及时公开。
　　目前还有多少产品留在市面？漳州市卫健
部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场查看该企业生
产清单和销售清单发现，目前涉事的产品有两
个生产批次共1200瓶，都是订单式发货，销往
江苏宿迁和连云港。但有内部人士反映，厂家
或有更多渠道，实际出货数不止1200瓶。

涉事法人代表长期从事设计工作

　　尽管目前是否添加激素仍无定论，但这并
非“消”字号母婴市场首次曝出问题。游走在政
策边缘，一方面享受着“低门槛”待遇，一方面夸
大使用效果，利用巨大的利润空间抢占市场，形

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态势——— 某种程度上，
涉事公司“欧艾”折射了“消”字号母婴产品的
生存之道。
　　审批备案环节，瞄准“低门槛”待遇。目前
卫健部门反映该企业审批备案环节均无问题。
但记者采访了解到，该企业职工仅5人，法人代
表此前长期从事设计工作。成立后前几年，公
司除了生产一点样品外，一直在寻找代工厂拿
货，自己只负责包装销售，去年才开始自主生
产，而生产的两款产品均被曝出问题。
　　“一般面霜类产品有‘消’字号和‘妆’字
号，前者由地方卫生部门审批，审批时间短，
企业无须标出产品所有成分。而后者由国家
药监部门审批，审批时间长，同时需要标明所
有成分和辅料，管理严格。”“老爸评测”说，在
此背景下，不少资质较差的小微企业为了尽
快上市，会选择“投靠‘消’字号”。
　　相关专家证实，“消”字号产品门槛较低，
以涉事的抑菌霜为例，备案审批环节，国家规
定的检验项目不包含该激素成分，这就给了
一些企业可乘之机。同时，企业备案环节只

需自行寻找认证机构、自行邮寄样本，最终只
将结果提供给地方卫健部门，而卫健部门无
须到现场查验，不排除有的企业利用假样本
蒙混过关。
　　广告宣传环节，一手隐瞒、一手夸大。记
者查看涉事产品说明书，发现上面未标明激
素，还写着“可用于日常护理”，疑似诱导消费
者长期使用。针对企业提供的样品检验报
告，内部人士提示，由于企业可自行送检样品
给认证机构，许多企业还会送出一些无激素
的样品，换一纸“无激素的报告”，并在宣传时
使用，进一步误导消费者。
　　据媒体报道和部分购买者截图，涉事企
业官方微信公号上曾多次宣传该款婴儿霜可
祛红止痒、修护受损皮肤，是婴童皮肤问题修
护、日常护理必入款。而根据国家规定，“消”
字号产品不得宣传具备治疗效果。
　　“擦边球”形式夸大宣传是不少此类产品
的惯用手法。“现实中往往有消费者被此类宣
传中所谓的‘疗效’蛊惑，私下购买产品，不仅
可能对人身安全造成伤害，而且维权也往往

比较困难。”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说。
　　销售环节，通过高额利润诱惑抢占市场。
记者曾在厂家文件柜中发现一份出库单，涉
事的 25g 抑菌霜的出库价为 4元，但市场价
为 80 元左右，中间存在 70 多元的利润空
间，而某知名品牌的 25g 抑菌霜则只要 30
元左右。据行业有关人士透露，一些违规的
“消”字号产品成本仅 3元左右，却卖到三百
元的“天价”。
　　“老爸评测”说，由于添加激素后见效快，
部分“消”字号敢于采取高定价策略，这给线
下母婴店留下大量利润空间，正因此，这些资
质不高的品牌能在线下迅速抢占市场，“我们
去了连云港六家母婴店，这些产品都摆在货
柜显眼位置，说起孩子的症状，店员都极力推
荐这款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消”字号产品包装
和广告不得宣传治疗效果，但母婴店的口头
推销实际上弥补了这一缺陷。

严格适用类型，提高准入门槛

　　受访专家、医生和内部人士认为，针对该
事件折射的“消”字号母婴市场种种乱象，一
方面应尽快查清真相，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市
场准入门槛，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确保相关产
品的安全性。
　　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应进一步严格“消”
字号产品的适用类型，考虑将幼儿抑菌霜等
产品纳入市场监管部门统一审批和监管，提
高准入门槛。否则长此以往，面临高强度监
管的“妆”字号等产品反而丧失市场竞争力。
同时，筑牢事中事后监管防线，出台统一政
策，确保属地卫健部门对各家企业能做到一
定程度的定期抽检，并将各类激素指标纳入
检验检测范围。
　　陈音江表示，杜绝此类违规问题，关键还
是要对症下药。商家之所以虚假宣传和非法
添加违禁成分，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更多非法
利益。所以，一旦查清商家确实存在违法行
为，不仅要使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而
且要依法对其进行行政罚款、停业整顿、吊销
执照等处罚，让违法者得不偿失。
　　艾斯建议，婴幼儿得了湿疹等皮肤病后，
应当到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用药。“激素
类的药物确实可以治疗皮肤病，但前提是在
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患者去母婴店购买护
肤霜等产品的时候，也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了解产品所含的成分，去选择合适的产
品。”

审批低门槛广告擦边球，“消”字号多少隐患待消
婴儿霜“大头娃娃”事件再追踪

这是 1 月 8 日拍摄的福建欧艾婴童健康护理用品公司。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